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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信哲的演唱会终于开到

呼和浩特了。大家摩拳擦掌准

备抢票，我也点了预售。

这座城市越来越时尚，很

多歌手都来办过演唱会，职业

生涯中我也采访过很多歌手艺

人，却唯独与张信哲完美错过。

今年夏天，一场又一场演唱会

接连官宣，直到看到张信哲。

心，动了。是啊，青春岁月，谁没

有在KTV里唱过《爱如潮水》。

而这一次，青春站在了我面前，

你在舞台，我在星海。这一次，

我将摘下耳机，走出 CD，替当

初的自己赴一场青春的约定。

岁月静好，光阴不老。你会

去看谁的演唱会，你会和谁看

他的演唱会？

而如果是张信哲，我想，一

定是她。

在那个信息并不发达的年

代，有一个叫苟丽娜的女孩，总

是能第一个买到张信哲的最新

专辑。于是一到课间，我们就围

在一起学唱新歌复习老歌。她

长着一张圆嘟嘟的娃娃脸，黑

汪汪的一双眼睛也圆圆的，开

朗，爱笑，笑起来的酒窝也圆圆

的。她还是英语课代表，很受大

家欢迎。当时的我也令很多男

生羡慕，因为我是她的同桌。

巧合的是，我是语文课代

表。一周5天的早自习都由我俩

轮流领读。很多时候我都孤立

无援地站在讲台瞥见很多英语

书公然躺在课桌上，或者捧在

男生们的手里。

我不生气，甚至还能共情，

因为我也喜欢她。没有人会讨

厌一个好看爱笑又充满善意的

女孩。我俩有着聊不完的共同

话题。在那个偶像有限的年代，

许多女生都喜欢张信哲，只有

她，张信哲的每一张专辑她都

买，每一首歌她都会唱。有一次

班会活动，班长点名让她唱歌，

她唱了张信哲刚刚出的一首单

曲，我惊呆了，我俩才在课间听

了两遍，她竟然会唱了。

那个时候，我们听的还是磁

带。随身听里经常被偷梁换柱。

参加工作之后，我的任务

就是奔赴一场又一场的明星见

面会，采访拍照，写他们和这座

城市的故事，签名本攒满了各

大明星对内蒙古读者的祝福。

我们在不同时期喜欢着不同的

艺人，很容易动情，也很容易忘

情。唯有张信哲，是青春记忆里

的无可取代。

高二分班后，我俩不再是

同桌，甚至不在同一个班级。时

光易逝，友情走散。我们被裹挟

进时间的洪流，向着人生的一

个又一个目标飞奔，往前跑不

曾回头。

走过高考，走上工作岗位，

遇见相伴一生的人，有了可爱的

孩子。拥有了实现了大多数美好

愿望的美丽人生。过去的回忆偶

尔会浮现，泛起一些涟漪，但从

没有一次是关于你。直到今年夏

天，一场演唱会的消息让整个青

春的全部记忆扑面而来！谁能想

到，20年后，我会以这种方式想

起你。或者，你也想起我。

然而，你在哪？

分别之后，你考上了哪座

城市的哪所大学，留在了那里，

还是从没有走出过家乡，和我

一样，守着自己的小城过着平

凡的幸福生活。

张信哲来了，我在我们的城

市，买了这场迟到的演唱会的门

票。那时的你总是抢先买到张信

哲的新专辑与我共享，这一次，

我来为我们的青春买单。

我们一起，不用戴耳机，大

声纵情唱完他的整场演唱会，

满心欢喜，慢慢感动。熟悉的音

乐勾起所有的回忆，荧光棒的

海洋里，照映出两个曾经也是

满心欢喜的人，把书本抛到一

边，将听力磁带悄悄换下，音量

调大，温暖而治愈的情歌流淌

而出……那个时候，你是英语

课代表，我是语文课代表，每一

天早自习我们都缓缓走向讲

台，吹响一天繁重学业的号角。

你领读单词，我领诵课文。不记

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早忘了

因什么而结束，但这一程早间

时光定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勋

章。只等待一个时机，揭开这段

蒙尘记忆的封印。

你会来吗？多想你能来。

到了芒种这一节气，农人非常

繁忙，农作物有进有出。

农谚说，“芒种忙忙栽，夏至谷

怀胎”。意思非常明了，芒种时节，农

活非常多，忙着栽种，所有秋天冬天

收获的农作物，这个时候必须播种

出去，这是最后一个时间节点。过了

这个节点，“再种无用”，就没有收

成。在我生活的川东，油菜、小麦，也

是芒种前收割。

芒，指有芒之谷，如水稻、小麦；

种，即栽种。芒种，也为忙种之意，赶

忙栽种，又栽秧，又种豆，意味着农

活繁忙。一边要忙着收割油菜、小

麦，一边要忙着栽种水稻、大豆。收

完油菜小麦，农人就要赶紧翻地、犁

田，为栽秧、种豆做好准备。

芒种前地里有成熟的小麦，有

农人收割时散落的麦粒，鸟儿还有

吃的。芒种过后，麦子已归仓，大地

没有一颗粮食，此时种豆就要被鸟

儿袭击，它们会把种在地里的豆种

刨出来吃掉，弄得满地都是。

所以在芒种，农人会把一天当两

天过，忙得顾不上吃饭，家里稍大点

的孩子也要加入干农活的行列，跟时

间赛跑，否则一家人喝西北风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这个

时候，学校要放农忙假，老师学生都

回家做农活，抢收抢种庄稼。那时农

村学校的老师大多数是代课老师，

也是本地人，非农业户口的寥寥无

几，吃不了商品粮，家里还要种庄

稼。学生放假回家，多多少少也能给

家里帮些忙，比如：捡麦穗、移秧苗。

我上小学那会儿，年年要放这

个假，都要跟父母一起下田进地做

农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下田移秧

苗，我被蚂蝗咬得鲜血直流。

因人小的缘故，一下水，水就没

到我的膝盖，在晃荡的水田里，挪脚

很艰难，感觉被稀泥粘住了，不能动

弹。父亲给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

田埂上的秧苗把子甩在田里，再下

田均匀地移到不同位置，以便父母

栽秧时，一伸手就能拿到。蚂蝗听不

得水响，没想到这个时候，它已悄无

声息地向我游来。在混浊的泥水里，

根本就看不见它。它非常灵敏，只要

水波一起就出击，向人的腿游来，吸

咬在腿上。我感觉有点痒又有点痛，

用手去抓，肉乎乎的东西在上面，怎

么弄也弄不下来，上岸一看，是蚂

蝗。它的两头吸盘紧紧地吸在我腿

上，感觉像钻进了肉里，我惊叫不

已。父亲见状，放下手头活，赶忙过

来用秧叶轻轻紧贴蚂蝗的两头一

刮，它就收回了吸盘，掉了下来。此

时血流如注，沿小腿一直流到脚背，

父亲叫我用自己的尿冲洗下伤口，

然后赶紧把伤口压紧。如果没及时

发现蚂蝗在腿上，它吸饱了血，也会

自动脱离。但那样人会流更多的血，

连着泥腿，血水交加，感觉血淋淋

的，看到令人害怕，尤其是女孩子。

那时农人下田经常被蚂蝗咬，

对付它也很有经验，但我就只有这

一次。从那以后，每年农忙假下田栽

秧，我就心里有点虚，时时要看看自

己腿上有无蚂蝗。蚂蝗刚接触腿时，

一抖就能掉下来，一旦被它吸盘吸

咬上，就没那么容易弄掉了。

芒种前不把秧栽完，秋收就要

减产，甚至没有收成。

芒种节气一到，气温明显升高，

天气的温度湿度、降雨量都很适合

农作物生长。这既是繁忙的时节，也

是收获的开端。收割的收割，栽秧的

栽秧，种豆的种豆，忙得不亦乐乎。

“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农谚

蕴藏了农人的智慧。过了这一节气，

农作物成活率就越来越低了。

芒种时节，田间地头呈现出的

那一片忙碌身影，就是一番祥和景

象。为了大地的丰收，农人忙得其

所，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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